
火车站人潮汹涌，都是行色匆匆、
归心似箭赶着回家过年的人。

出了检票口，我登上列车来到硬
座车厢，找到自己的座位号，倚着窗子
坐了下来。刚坐定，一个头戴老头帽、
满脸皱纹的老汉，提着一个蛇皮袋，一
屁股在我身边的空座上坐了下来。老
汉弯腰把蛇皮袋推进座位底下，然后
冲我笑笑算是打了招呼。老汉也许很
累，一坐下便把头歪靠在椅背上，眯上眼
睛，不一会儿便响起了鼾声。

这时，一个二十多岁学生模样的小伙
子，提着一个拉杆箱，站在了老汉的座位
旁。他先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闭眼睡觉的
老汉，嘴唇翕动了几下，想说什么却没有
说出口。他把拉杆箱放到行李架上，手扶
着椅背，站在老汉座位的旁边。火车上的
人越来越多，车厢里拥挤得像沙丁鱼罐
头，空气闷得要命。

火车开动了。我把头转向窗外，看窗
外流动的风景。老汉依然在呼呼大睡。
小伙子站在过道里，身体被挤来挤去的旅
客撞得歪歪斜斜。一开始，小伙子身体还
能站得笔直，过了一个多小时，小伙子的
腰便自然地佝偻下来，用胳膊肘支撑着椅

背，分担着整个身体的重量。
不知过了多久，老汉醒了。他揉了揉

眼，看了一下四周，对小伙子说：“站累了吧，
快坐下歇会儿吧。”小伙子推辞着：“我不累，
还是您坐吧。”老汉笑着说：“我马上就要下
车了！其实，这个座位也不是我的。我今天
有点感冒，脑子昏昏沉沉的，一坐下就睡着
了。这个座位的主人也没来。”小伙子开玩
笑地说：“大爷，看来这座位是老天特意给您
准备的！”

老汉哈哈地笑着，和小伙
子快乐地交谈起来。原来，老
汉为了给念大学的儿子挣学
费，跑到武汉打工。这小伙子
是个大学生，放假后在城里找
了份事做。

不一会儿，火车到了邢台站，老汉
提着蛇皮袋子下了火车。小伙子一屁
股坐在了老汉的座位上，用手捶着腰和
双腿。得知小伙子目的地是长春，我
说：“你真幸运，站在了老大爷旁边，要
不然站到长春可够你受的。”小伙子却
笑着说：“这个座位本来就是我的。”说
着，他从兜里掏出车票，正是这个座位
号。我惊诧道：“那你怎么不跟老大爷

说呢？”小伙子眼眶湿润：“看到老大爷，我想
起了我父亲，为了供我读大学，他出去打工
了。现在也正在某一列火车上往家赶，只是
不知道他现在是站着，还是坐着……”

我沉默了，被小伙子“让座”的举动深深
地感动着。

火车过了山海关，车厢里越来越冷，而我
的心却越来越温暖。

本版题图 张宇尘

（一）

“小方，来两盒扣肉喽！”
一颗杂乱的头从小车里探了出来，活

似一碗倒立着的泡面。红色的头附上红
色的车，热闹且喜庆，好一个传统的新年
做派。
“这不是李姨嘛，有一年没回来

了哈。”
小方吆喝一声，满脸堆笑，老熟

人来他的扣肉铺子照顾生意，这让他
倍感亲切。
“对喽，这不忙嘛。小方，给姨抱

上娃了嘛？”
“唉——”说到这时，小方那加上

油、喷上火的大嗓门，仿佛被一场瓢
泼大雨浇灭了。他将嘴撅起，压低声，弓
着腰往红色的车里送着气：
“嘘——时候未到，时候未到。这不还

没买上房嘛。这么久没见，咱再送你一盒！”
受到感召，红色的泡面姨也朝小方

送气：“还没攒够呢？哈哈哈哈，谢谢你。
小方，小方，做生意倒是挺
大方。”

可惜泡面姨向来不懂
得稳定送气，那笑声响彻
云霄，这口气也越来越
响。可以理解，毕竟泡面
嘛，越煮越沸腾。
“做生意倒是挺大方”这句话，飘进了

扣肉铺子。
铺子里有个白白净净的胖媳妇，朝外

面白了一眼。

（二）

每逢春节，便是小方一年最忙的时
候，扣肉铺子开在白象镇的入口。回白象
镇的人路过铺子，一定会买两盒扣肉带回
家。过年不能和扣肉分开，扣肉不能和小
方分开。这是白象镇人默认的，大家仿佛
把它当成了“规矩”。

这“规矩”倒也谈不上规矩，不如叫它
必然现象。小方做的扣肉，干菜清香，皮

薄肉厚，酥而不腻，鲜而不咸，下饭是极好
的。酒香不怕巷子深，扣肉香和酒香不相上
下，更何况白象镇没几条巷子。久而久之，
来小方这买扣肉变成了——“规矩”。

扣肉成了“规矩”，小方做生意却没有规
矩。小方的扣肉卖着卖着，就变成了散肉。
买三送一，买一也可以送一，不买有时都能

送一。小方想到东面的小刘家和小李家上
个月喜结良缘，他深表祝贺，随赠一碗扣肉；
又想到南面的何爷爷驾鹤西归，他深表哀
痛，又随赠扣肉一碗；西面的小刘在工地上
发生事故，瘸了一条腿，不胜同情，唯有小方
牌扣肉方能抚慰人心，赠——扣肉。每家推

脱一下，都道不好意思，但
想想收下也不是没有理
由。只能留下一句：
“小方真是热心肠啊！”
大家都这么评价，且深

刻地认为，小方的扣肉铺，
让白象镇人们每年回家的

路多了层温情。

（三）

“小方——今年不回家啊？”
喜结良缘的小李又来问候小方了，镇上

的人都喜欢问候，问候了便将事情传播出
去。人传人，狗传狗，不到一天就能传开，消
息传得广且快，效力不逊于镇上小学的大喇
叭。就好比东面小李家，早上发现辣椒不小
心被晒干，不得吃了，西面的小刘家，在中饭
饭桌上便会议论起这件事：
“小李家的辣椒被太阳晒干了嘞，之前

绿油油的，看着多么可口呦。”
“所以经常要你去浇水，不然也要和他

们家一样。”
议论，是个中性词，有的人欢喜，有的人

厌烦。对于小方来说，这个词就是褒义的。
那年，他在市里盘下了一间铺子，想靠祖传的
扣肉技艺大赚一笔，小方的扣肉主打性价比，
可惜市里人压根不吃这一套。也不怪别人慧
眼不识珠，一个如脸大的灰突突瓦碗，再加上
一层皱巴巴的塑料膜，怎么卖得出去？
负债的小方来到白象镇谋生，却没想到
真在绝望中找到了希望，白象镇镇民口
袋里小有余钱，小方曲折的故事经过“议
论”，传遍了白象镇，大家带着同情的心
来找小方买扣肉，顺便来听听故事。久
而久之，小方的扣肉铺子客源稳定，收入
也稳定。不久，他便还清了贷款，最近，
还娶了一个白胖媳妇。
“白象镇的人真是热心肠啊。”
小方这么评价白象镇，他深刻地认为，白

象镇让他每年回家的路多了层底气。

（四）

“小方——咱们要带给家里的扣肉呢？
不是说还要给咱弟弟妹妹一人一份吗？”

忙到年三十儿的晚上，小方一家终于可
以收拾东西回家了。白胖媳妇将身子从屋里
面挤出来，手上是白花花的面粉，一想到她可
以在家里把这些面粉磨成花了，她的脸便像
墙上贴的年画娃娃一样喜庆。
“好嘞，好嘞。”
年画娃娃让瘦瘦小小的小方越看越欢喜，

越看越满意，媳妇说干什么就干什么。何况，
小方是出了名的大方，别说给媳妇家里一人一
碗扣肉了，整个扣肉铺子给她家都行。想到这
里，小方心里也开出来一朵又一朵的花。

小方迈着开满花的身子踏进了灶房，木
板、柜子全数翻开，却只找到一份扣肉了。

白胖媳妇又生气了。
小方坐在回媳妇家的大巴车上，端着那

碗唯一剩下的扣肉。
他不明白媳妇为什么那么生气，但总觉

着今年自己回家的路，好像少了层底气。
（作者系长沙理工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

大四学生）

父母生育了我们七个子女。我最小，两个姐姐，四个哥
哥。大姐在我们姊妹兄弟中最大。我出生时，大姐已出嫁。

我小的时候时常由二姐看护，二姐很疼我。据说，我
出生时，母亲特别希望我是丫头。因为哥哥多，我若是女
孩儿，长大些可以帮母亲做些家务，可惜，没能如愿。二姐
似乎想对我实行后天改造，于是，在她的看护下，我被动地
朝女孩儿方向发展。二姐用大红纸浸湿了，为我涂红嘴
唇、抹红脸巴儿，头顶扎起两条挺拔的朝天辫儿。尿尿也
要我蹲下来，否则会被强行按下去。

三四岁的时候，我的朝天辫儿已经成了两条齐腰
长的麻花辫儿了。为了让我的辫子更出众，二姐专门
找来别人剪掉的辫子为我接上，辫梢拖到了脚后跟。
麻花辫编得很精细，头发上再抹一些梳头油，就更显
精致油亮了。二姐还为我做了粉色连衣裙，买了乳白
色塑料凉鞋，配上红嘴唇儿、红脸巴儿，打扮好后，将
我展示给家人看。哥哥们看着我笑，有的弓起手指弹
个脑奔儿，二姐就护了我的头去打他们。穿着这身打
扮，二姐领着我到外边逛。当外人确信我是女孩儿
时，她就显得非常得意，硬向人证实我不是，以获得一个意
外的惊讶。

有一次，二姐领我去供销社买东西。出门前，特意将
我打扮一番。走在路上，我小心翼翼地迈着步子，感觉真
成了女孩子。二姐牵着我的手不紧不慢地走着。突然，胡
同里跑出仨男孩儿，他们嬉笑打闹着。当他们看到我时，
几乎同时刹住了腿儿，呆愣着眼看着我。忽地，一个拖着
两注鼻涕的小黑孩儿，虾着腰瞪大眼指着我惊呼：“我认得
他，他是小子，不是闺女！”说完，拍着屁股大笑起来，笑得
前仰后合。另外两个听了也猫腰探头指着我嬉笑：“哈哈，
还穿花裙子、梳大辫子……”他们的嘲笑让我不知所措，感
到委屈，仰脸无助地看着二姐。二姐朝他们瞪眼扬手跺
脚，轰鸡仔似的吓唬道：“走！一边去！”然而，他们不但没
被撵跑，反而更激起了兴致。我们前面走，他们在后边偷
偷嗤笑着尾随，有的竟悄悄凑上来向我挑衅。二姐急了，
猛地一把抓过去，那小子快速地转身，嗷嗷叫着跑开了。
一会儿，身后又突然冒出一个，揪住我的辫子猛扽一下，然
后快速扭身逃掉了。我遭到突袭，“啊”的一声哭起来。二
姐惊得大吼一声：“站住！”然后疯了一般朝那坏小子追去，
追出不远，又赶忙折回身来护我。二姐指着那几个坏小子
说：“你们都小心点，回来我挨个儿找你们家去！”坏小子们
听后吓得跑没了影。二姐一边为我整理辫子，一边哄我，
嘴里咒骂着：“这帮小坏孩子！”

回到家，我吵嚷着要把辫子剪掉。据二姐说，为了哄

我，家门口来了卖冰棍儿的，她便给我买了两根冰棍儿。
吃完后，卖冰棍儿的不知是没走，还是又转了回来，我便扯
着二姐的衣角闹嚷着还要吃。二姐见我已经冻得脸蛋儿
发红，嘴唇发紫，双手冰凉，缩肩端脖儿浑身哆嗦。她急
了，推了我一把，我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张开大嘴哇哇哭起
来，鼻涕眼泪一大把，袖子一抹，成了花脸。二姐见我这模
样，一下被气乐了，说：“瞧你那损样儿！亏了不是丫头，要
不，长大了谁要！”说着，赶紧上前把我抱起来，一边为我拍

打屁股上的土，一边没好气地说：“走，买去！冻死你得
了！”结果到了外边，二姐还埋怨起卖冰棍儿的人来：“你败
火、败火地瞎吆喝嘛！我们都买完了，你为嘛还不走！”

记忆里，我小时候还曾吃过一次特别香的菜。
那年冬天的一个傍晚，外面下着大雪，我们正在外间

屋吃饭。突然，木板门被推开了，寒风推进一个“雪人”。
屋里灯光昏暗，那人解掉头巾才看出，是出河工的二姐回
来了。母亲很惊讶，一边给她怕打身上的雪，一边问她怎
么回来了。二姐说，送回来一盒菜。原来，她是和两个姐
妹搭伴走回来的，一会儿还要赶回去。说着，她从棉衣怀
里掏出一个布兜。打开布兜，里面是一个椭圆形铝饭盒。
她打开饭盒，递到我眼前，笑盈盈地说：“看！肉菜，快吃！”
原来，那是一盒白菜炒肉片。白菜肉片的香气浓郁，直往
我鼻子里钻，馋得我直咽口水。我抱过饭盒，顾不得用筷
子，直接下手捏肉片儿。母亲埋怨二姐不该黑灯瞎火冒雪
跑回来。二姐满不在乎地说：“没事，来回也就二十多里
地。”然后划拉一下我的头，问：“好吃吗？”我不住地点头，
说：“香！”此时，母亲却虎着脸对我说：“二姐从小就疼你，
长大了你也得疼二姐呀！听见没？”我没有回答，只顾低头
挑拣肉片儿吃，母亲的话我听到了，但是，肉片儿嚼着太香
了，哪还顾得上回答啊！

二姐出嫁前，我一直是她的跟屁虫。
我六七岁的时候，有一次，二姐领我去村中心广场看

露天电影。看着看着，无意间，我发现二姐身边站了个瘦

高的青年，他正在小声和二姐说着话。我仰脸好奇地盯了
他一会儿，然后，我转到二姐和那青年中间，将他们隔开
了。青年摸着我的头讨好地冲我笑。我看二姐，二姐也摸
摸我的头笑着说：“快看你的电影！”

电影还没散场，我就困得哈欠连天了。于是，二姐领我
回家，那青年送我们。路上，我迷迷糊糊地听他们提到了结
婚的事。等那男人走后，我问二姐：“你要是结婚了，就离开
咱家了吗？”二姐笑了，说：“谁说我要结婚了？”我说：“我听

见你们说了。”二姐揪了揪我的耳朵笑着说：“二姐永远
不离开你，我去哪带你到哪！”

二姐和那青年的婚事，母亲似乎不太同意。母亲
希望二姐能嫁给一个生活条件好点的家庭，少吃苦受
累。这本来是好意，但是二姐却铁了心，说，好日子是
过出来的，不是嫁出来的。为此，她还和母亲闹起了别
扭，赌气后，下午没有去生产队上工，在炕上发了半天
儿的“面”。到晚饭时，母亲叫我去喊二姐吃饭。我摇
着二姐的腿喊了两声，没有反应，再摇再喊，仍然没
醒。我慌了，带着哭腔喊母亲。母亲和大哥听到了，从

门外跑进来。大哥一眼看到了二姐枕边放着一个白色小药
瓶，抓起来摇了摇，空的，吓得白了脸色，颤声冲母亲说：“坏
了，她喝药了！”母亲吓得腿脚直哆嗦，一边爬上炕，一边哭
喊：“二闺女呀！你这是怎么了？”上前抱起二姐的头呜呜哭
起来。我吓坏了，使劲儿推着二姐哭喊。这时，二姐有了一
丝反应，闭着眼，有气无力地说：“好弟弟，让姐姐再睡会
儿。”母亲哭嚎着让大哥赶紧去红医站叫大夫，让我去喊嫁
到邻村的大姐。我一路狂奔，肺差点儿跑炸了……

二姐出嫁时，是胶轮大马车来接的。那是一匹枣红色
的高头骏马，马头上扎了一朵鲜红的绸花。车厢前后用鹅
黄色苇席围着，苇席上贴了红喜字。车厢里铺了厚厚的棉
褥子。二姐坐在车厢中央，身边放着几个红包袱。二姐穿
着紫红色外衣，梳着两条油光的粗辫子，发间戴了两朵喜字
花，打扮得很漂亮。母亲和大姐站在车旁小声地向二姐嘱
咐着什么。二姐低着头，边听边不住地点头，二姐的脸颊在
紫红衣领的映衬下，越发显得红润，看上去很害羞的样子。
马车周围，四邻八家的大人、小孩儿笑呵呵地看着热闹。
“驾——”随着一声响亮的吆喝声，车夫摇动一圈鞭杆，

枣红色大马轻轻抖动一下红鬃，点头迈开了步子，胶皮车轮
便轻盈地转动起来。此时，马脖上的銮铃清脆而欢快地响
了起来。

接二姐的喜车走了，前面一拐弯就要上大道了。望着远
去的马车以及马车上端坐的二姐，我感到从未有过的不舍和
失落，不禁倚在母亲的大腿上，像个女孩子般嘤嘤地哭起来。

虽然久居域外，但对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的感觉并没
有淡化，一过了新年，华人之间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春节快到了。

其实，这里每到年末，也是一个节日连着一个节
日。在装神弄鬼的万圣节，成群结队的孩子，一个个打
扮成小鬼、恶鬼模样，晚上提着小篮子，挨家挨户去讨
糖，嘴里还嘟嘟囔囔地耍横：给糖、给糖！不给糖就捣
乱！家家户户院门大开，门前挂着装饰的鲜花，主人在
门前迎接成群的小孩，捧着大盆大盆的糖果，满脸笑容
地将这些花钱买来的糖果，送给每个小孩。印象最深的
是，有一年万圣节，两位老妇人牵着一只小狗，小狗脖子
上挂着一个小篮，走到我家门前时，其中一位老妇人代
表小狗对我说：给糖、给糖，不给糖就捣乱。

一看，就知道这两位老妇人可能都是单身，这只小
狗就是她们的宠物。估计两位老人无儿无女，或者是节
日期间，儿女不能前来陪伴老人，看到一群群的孩子挨
门挨户讨糖，听着家家户户门前的欢声笑语，两位老妇
人毅然走出家门，带着她们的宠物小狗，参与到讨糖“捣

乱”的人群中。
各家各户听到敲门声，开门看见两位老妇人

立在门外，牵着一只小狗，向主人说：“不给糖就
捣乱。”感觉更是亲切温暖，于是便给糖。两位老
妇人说：“谢谢。”给这个万圣节留下最深刻、最美
好的记忆。
宠物再聪明、再可爱，也不会知道今晚是万

圣节，两位老妇人也不贪图吃那些糖，她们参与
讨糖“捣乱”的人群，寻找的是节日的欢乐，寻找
的是人间情爱，各家各户送给她们的糖果，是对

两位老妇人的爱，是她们渴望得到的亲情。
春节聚会，大年初一的“见面发财”，谁会相信这一见面

真就会日进斗金？“见面发财”只是美好祝愿，美好祝愿充满
的是温暖的亲情。

身在异国他乡，一个个洋节和当地人们共享欢乐。我们
过春节时，当地人发现这一天对于华裔格外重要，于是当地的
部门、公司，也给他们的华裔雇员放一天假，让他们和家人团
聚，早早精心准备节日盛宴。

华人感恩异国他乡的包容，更感恩于我们民族深厚的
全民情爱。大年夜，再邀请几位洋朋友到家中共度春节。
席间，叽里咕噜的外国话，与一字一音的中国话混杂交谈，
欢声笑语中，享受人间共有的亲情。

可爱的是，酒席结束，洋人朋友将余下的菜肴席卷而
去，先下手的洋人惊叹于熏鱼、麻婆豆腐、糖醋排骨等人间
美味。送别，拜拜，送出家门；握手、拥抱并玩笑地道一声：
“见面发财。”没有人思考何以见着面就可能发财，但人们知
道这是华裔朋友之间最美好的祝愿。

春节享受无价的亲情，亲情才是春节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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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的路
刘欣悦

春运火车上的温暖

佟雨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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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雪，

轻轻覆盖了稻田和屋瓦，

像是童年时光里的白色童话，

静静地飘落在记忆里。

每当雪落，妈妈总在旁边，

手里捧着一碗热腾腾的红薯汤，

看着我欢快地在雪地里玩耍，

眼中藏着无尽的慈爱。

那些年，我和雪的足迹，

踏出了童年的欢声笑语。

而妈妈的温暖如雪般纯洁，

永远烙印在我的心底。

岁月流转，故乡的雪依旧，

只是人已长大，远离了家乡。

每当冬日来临，雪花纷飞，

我总会想起那温暖的灶台。

而妈妈，依旧在故乡的雪中，

守护着那片她深爱的土地。

每当我想起她，心中便充满温暖，

仿佛又回到了那无忧的童年。

故乡的雪，是童年的诗篇，

也是妈妈无尽的牵挂和期盼。

愿时光温柔相伴，让雪继续飘落，

而我，会永远怀念那片故园。

春节临近，天下“归”心。
开年的工作刚进行一个段落，所

谓的“年盹”在忙碌中刚变换了节奏，
时序又进入了另一个真正意义且年
味浓郁的“年歇”周期。

中国人心目中的“一年到头”，并
不随着公历新年的开端而有所改变，
农历新旧交替的时节，才是我们真正
看重的“岁替”交接。

当纸上的年终总结甫一落定、
年初计划正在激活时，一年来
所有的劳累和积攒，都指向属
于它们的爆棚时刻——春节，
所有的关注只剩下一件翘首以
盼的事——回家过年。

昔年将去，新春将至。
年底的时光流水般过着，回

家的日子越来越近。
回去的人多了，路上堵了。
卡里的钱少了，行李里的内

容丰富了。
回家过年、过年回家。此刻，世

上再美的风景，都不及回家的路。
不管黄花细雨时，还是催上渡船

头。不管雪堪浓，水如天，风似刀，到家
应是童稚牵衣，须发生辉，亲人相拥。

春节，每一条回家的路，都无一
例外通向新年的方向，每个朝向新年
的方向都弥漫着忙碌的年味。

近年，年味淡薄虽成话题，但年
味真的淡了吗？

从年俗来看，是比过去简化了不
少，但由远及今，这年俗从来没有一
个模子传下来的，每一个年代都不会
完全一样。秦时明月、宋时花香，一
直在变，也一直有旧俗去了又添新
俗。某种程度上，年味淡了只是一种
怀旧心态作祟，不是淡了，而是变了。

年味，作为春节的一味作料，一
直都在。虽然年味始终随年俗在变，

但那些已经稳固下来的传统年味是
不变的，比如，春联、年画，拜年、回家
等等。与之相伴的，还有一种属于过
年特有的忙碌，也是不变的。我们对
过年的描绘、期盼、追寻，不管是传
统，还是现代，不管是乡村，还是城
市，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不管是个
人，还是家庭，每临农历春节，忙碌都
是我们过年不变的主题。

这忙碌的年味，往大了说，是中

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律动，往小了讲，
也是我们对生活的不懈追求和努
力。过年的忙不在一时一地，而是贯
穿始终的旋律，南北各地也都有各自
的《忙年歌》，且年且忙、且忙且歌。
以年的名义，有人忙着回家、出行、购
物；有人忙着应酬、走访、赶工作、赶
工期；有人忙着旅游、排练、参加活
动；还有人忙着为了别人过年而脱不
开身，他们坚守岗位、哨位，他们坚持
工作、值勤……大家都很忙，愈到过
年愈忙。

为年而忙，是已成共识、约定成
俗的忙碌。

家里的父母，入了腊月就开始忙
碌，备年货、盼儿女，洒扫庭院、准备
吃喝，从腊八、小年、三十儿、初一，一
直忙到十五也不歇气，甚至整个腊
月、正月都在为年而忙乎。现在忙碌
的年味，不仅在回家的路上、在春运

大潮中、在厨房、菜市场、在擦玻璃的
劳累中、在走亲访友的奔波中，也在
手机朋友圈里……

时间过得这么快，忙了一年又到
了年根儿。虽然很多人对过年有着
这样那样的期待和抱怨，但每到这个
时候，人们还是不约而同地为了过年
而忙碌起来。这注定是一场集体的
忙碌，为回家而忙是一个永恒主题，
包括指向“回不回、怎么回、跟谁回”。

家乡的亲人会问：“年下回
不？”漂泊在外、家有父母的游子，
早早谋划着是一个人回，还是一
家人回？

每个人的心愿都是一样的，
要赶在除夕温暖的聚餐前与家人
团聚。或长或短的旅途，辛苦总
是值得的。没有任何天气严寒和
道路阻隔，能挡得住回家的心。
当我们奔波在回家的路上，乡愁

只是一张小小的车票，一脚狠狠的油
门儿，一次经久不息的接驳与抵达。

过年回家、回家过年，是我们过
日子的一面旗帜。这是我们为过年
立的旗帜，无数面飘扬的旗帜，汇成
了春节最耀眼的一片海洋。我们在
这旗帜的指引下，只有不断加快奔走
的脚步，不断追赶回家的路。

每一条回家的路都通往新年的
方向。

不必计较年味少了、多了，浓了、
淡了，聚了、散了。人们所留恋的过去
肯定在变化，包括期盼、追寻和抚慰，
但忙碌的年味从未改变，为了过年的
每一种忙碌，都融进了年的味道里。

忙碌是一年中浓重丰润而意味
深长的节奏，也是人生所有的忧伤与
快乐。忙碌的日子环佩叮当，忙碌的
脚步摇曳生姿。也许，忙碌才是年味
的正味。

忙碌的年味
李耀岗

此时肯定有钟声，在鸣响

且穿越满天飞舞的雪花

此时肯定有脚步，急匆匆

向着朝思暮想的故乡

此时每一张笑脸都是真诚的

充满了衷心的祝福与希望

此时每一片雪花都是宁静的

都会被温暖的阳光所拥吻

这个新年的第一天，非常美

可以取出鲜花、美酒来点赞

这个新年的第一春，非常棒

可以投入理想、激情去歌颂

迎新颂
季 川

故乡的雪

解先铭

春 联
胡巨勇

以一套唐装喜庆出场

严冬里热情洋溢的对白

站立成春天的卫士

左边是龙飞凤舞的祝福

右边是飘逸洒脱的祈愿

平仄错落的温暖和吉祥

将梦想和愿景染红

由春领队的词语

妆靓门楣的面容

把心中提炼出的纯粹希望

融入激情的温度

贴成岁月的标签

把梦想的蓝图挥毫泼墨

丈量出通往春天的旅程

祥云沐浴五千年文明

华夏神州，年的故乡

四处高举着春的请柬


